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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烧纸调蓬莱烧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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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采风民俗采风

《登州府志》记载，“蓬莱烧纸
调”起源于宋朝，至今已有千余年
历史。传说宋朝时，有位皇后因皇
帝整日沉迷看戏、荒废朝政，一怒
之下杀了皇帝喜爱的五个戏子。
这五个亡魂化作五朵芍药花，在数
九寒天独自盛开在御花园。皇后
赏花时被亡魂缠身，重病不起，宫
廷御医们都无计可施。就在皇后
奄奄一息之际，来了一位姑娘，她
为皇后把脉、开药方，还边唱边舞
从空中请来四个姑娘，众人祈福
后，皇后的病竟痊愈了。因为这五
个姑娘在祈福时烧了纸，所以就有
了“烧纸调”的说法。

1995 年版《蓬莱县志》关于
“蓬莱烧纸调”有这样的描述：烧
纸是在蓬莱城乡流传的一种风俗
性祭祀活动，人们借此求福求财
求平安、祭奠祖先。整个仪式包
含开坛、请神、安神、搭棚、封灯、
劈山、搬亡人、歇坛、故事、送神
等十个阶段。烧纸调是整个烧纸
仪式活动的伴曲，由鼓乐和唱曲

两部分组成，有九腔十八调，旋律
婉转，节奏富于变化。演唱故事
时，唱腔遵循“接神、安神……送
神”的程式，中间根据故事内容自
由选择调式。伴奏乐器是单皮
鼓，它形似蒲扇，使用时既是打击
乐器，又是舞蹈道具。鼓柄下端
用铁条弯成三个椭圆形环，每个
环上穿三片六角形铁片，一动就
会发出声响，使用时边打边晃，让
鼓声和铁器声相互交织，营造出
特殊的氛围。单皮鼓乐主要有开
坛鼓乐、三棒鼓乐、六棒鼓乐等，
演奏者会根据演唱腔调的急缓顿
抑，灵活掌握打击技巧，让鼓点与
唱腔和谐统一。

2013 年版《蓬莱市志》则从
民间舞蹈的角度进行了记载，并
配发了艺人表演及三架道具单皮
鼓的照片。蓬莱烧纸舞是伴随民
间烧纸活动而表演的一种祭祀性
舞蹈，为蓬莱市所独有，主要流传
于蓬莱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金
果山一带最为流行。在舞蹈风格

上，北部沿海一带表演动作较为
粗犷有力、严肃稳健；东南部山区
的表演动作则较为活泼风趣、热
烈火爆。每伙艺人由四人搭班，
三人上场表演，一人替换。祭祀
仪式由表演者之一“领坛”（领唱
领 舞），两 人“ 扛 腔 ”（帮 唱 伴
舞）。表演者均左手持单皮鼓，右
手持鼓鞭击鼓，边唱边舞，在直径
不到两米的圆形场地内时而绕
行、时而穿插移动，时疾时缓，有
点有顿。舞蹈动作由挪移身形和
耍鼓两部分构成。仪式开始后，
表演者就一刻不停地边唱边舞边
击打单皮鼓，直到曲终。

三本志书，分别从音乐和舞
蹈的角度，记录了这种曾在蓬莱
城乡活跃、独具蓬莱特色的民俗
活动。由此可见，“蓬莱烧纸调”
和“蓬莱烧纸舞”在特定的历史时
期，确实兴盛一时，深受欢迎。可
如今，在当代影视、广播、书刊以
及街头群众文化活动中，却完全
看不到它的影子。

几番寻访，就在我对查找“蓬莱烧纸调”
现有表演者几乎失去信心之际，蓬莱区文旅
局 2025 年 3 月 17 日发布的一则《关于第四
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拟推荐认
定名单的公示》里，青年王祺蓬让“蓬莱烧纸
调”以传统舞蹈的身份重回现实社会。

在蓬莱区京蓬南区西门的京金堂中医
诊所里，在两面墙上的众多锦旗中，“制香工
艺”“仓公遍诊脉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牌
格外醒目，其中“蓬莱烧纸调”作为烟台市级
非遗传承项目，更是引人注目。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竟是一位

“90后”的中医——王祺蓬。
1994 年，王祺蓬出生在蓬莱区小门家

镇。他的太爷爷曾在大辛店镇主街经营棺
材铺，木工、漆工等手艺样样精通。他的爷
爷继承了老辈的木工漆工手艺，也传承了

“蓬莱烧纸调”。王祺蓬说：“烧纸艺人大多
半农半艺，冬闲时三五人搭伙表演，农忙时
则各自从事庄稼活、泥瓦匠、木匠等杂活，烧
纸主要是为了补贴冬闲时的生活。”“文革”
期间，表演用的单皮鼓等器具散失殆尽，手
艺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

王祺蓬自幼跟随爷爷放羊，爷爷时不时
哼唱“蓬莱烧纸调”，那独特的韵律深深吸引
了他。爷爷见他不仅喜爱，还颇具天赋，便开
始循序渐进地培养他。就这样，王祺蓬在空
旷的山里、“咩咩”的羊叫声中，很快就掌握了
九腔十八调唱腔、乐器演奏及舞蹈闪跳等技
艺。“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家里的电视
节目少得可怜，在我看来远没有爷爷教授的
这些有意思。”“其间我接触了很多关于‘蓬莱
烧纸调’的古汉语手抄本，爷爷说他收集的手
抄本有五六大箱子，大都是从右至左、竖向书
写的繁体字，有的还附带着简约的图片或符
号标记。”王祺蓬说，如今他还珍藏着十多页
夹在书本里、当年未被收缴的符咒，以及多本
民国年间手抄本的烧纸调“歌词”。

“蓬莱烧纸调”的申遗过程颇具戏剧
性。2023 年的一天，王祺蓬申报制香非遗
项目时，区文化馆非遗办主任王金鹏带他参
观，他看到了关于“蓬莱烧纸调”的表演照片
和单皮鼓实物，不禁脱口而出：“这个表演我
也会！”随后，他当场进行了表演——“祈福、
还愿、请亡人等不同表演曲目时，要张贴的
画像是不一样的，这些画像统称三皇五帝。
在不到二米直径的范围内，三人协调一致地
转动，时紧时缓，既不会撞人，也不会碰着自
己。”“有时领坛还摇摆起一面黄色布底、中
间绘有红色太阳星芒、四角粘贴纸钱的纸钱
旗，以示与天神对话，或领舞掀起表演高潮
步……”

一番唱跳震惊众人——“蓬莱烧纸调”
竟然并未从生活中消失，还有活生生的传
承！作为年轻一代的传承人，王祺蓬正努力
让“蓬莱烧纸调”重新焕发生机。他不仅在
诊所里展示这一非遗项目，还计划参与各种
文化活动，向更多人介绍“蓬莱烧纸调”的历
史和魅力。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像

“蓬莱烧纸调”这样的独特的民间艺术，承载
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呼唤更多像
王祺蓬这样的年轻人去传承和保护。

十多年前，我在《蓬莱县志》里邂逅“蓬莱烧
纸调”的记载，在心底种下一颗好奇的种子。后
来，又在地方媒体上读到乌日娜记者与蔡玉臻
老师的相关文章，对“蓬莱烧纸调”的兴趣愈发
浓烈。这些文章都指出，这种蓬莱独有的民间
祭祀歌舞表演，早在 2006 年就被列为烟台首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兴起于宋代，如
今却面临着断代失传、后继无人的困境。

2019 年初的一天，我从蓬莱
文化馆非遗办主任王金鹏处得
知，“蓬莱烧纸调”在“文革”期间
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度
销声匿迹。到上世纪 80年代初，
蓬莱文化部门对其进行了多年的
发掘整理，相关文章被收录到
1983 年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
成》中，1998年又被发表在《齐鲁
民间艺术通览》上。

蓬莱文化馆的演员在万里老
师的教授指导下，学会了部分曲
目，展示表演被录制成视频向上级
申报，并于2006年入选烟台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名录。

2019 年 3 月的一天，我敲响
了万里老师的家门。76 岁的万
里夫妇热情接待了我。在仔细观
看我带去的当年“蓬莱烧纸调”申
遗视频后，老人家搬出《中国民族
民间舞蹈集成》，对照着里面的图
片和文字，讲起当年寻访“蓬莱烧
纸调”的点点滴滴。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省市各
级要求搜集整理民族民间舞蹈，刚

从吉林省歌舞剧院调到蓬莱文化
馆工作的他，接受了这项艰巨任
务。之所以说艰巨，是因为当时蓬
莱城乡只有马格庄镇（现新港街
道）湾子口村的徐相红等三位老人
能够表演，徐相红当时80多岁，另
两位也年过七旬，对这一文化瑰宝
的系统整理可谓是抢救性挖掘。

前后三年时间里，无论春夏
秋冬，万里隔三岔五就骑行 20多
公里往返于单位与湾子口村，他
说：“老人年纪大而且多年不练
习，又缺少文字记录，整理起来挺
费劲。”每次去的时候，他都带着
录音机，录下老人们哼唱的曲调，
之后反复播放、修改补充，“整理
歌词相对简单些，把调子写成简
谱就麻烦多了。好在我坚持了下
来，系统整理了烧纸调的发展历
史，舞蹈的场记、服装、动作等内
容，收录了所有流传下来的近 20
首曲子，像《接神调》《杨二郎劈
山救母》等。为了更直观形象地
表现舞蹈动作，我还通过绘画来
描述，让烧纸调得到多维立体展

示。文稿反复修改完善了五次，
最终被收录进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最后一次见到徐相红老人
是 2009 年 12 月，当时他刚过完
百岁生日（另两位老人已过世），
已经卧床，基本无法交流。庆幸
的是，我们保留下了完整的资料，
证明这一传统文化曾经伴随蓬莱
人民的日常生活。”在万里老师看
来，“蓬莱烧纸调”技艺的民间传
承人已无处可寻。

随后，我几经打听，终于在湾
子口村一处民宅里找到了徐相红
的儿子徐建国。这位70多岁的老
人只记得父亲徐相红早年经常往
返于蓬莱、大连两地，靠表演烧纸
舞谋生。他至今留存的一些黑白
或彩色的老照片，大多是万里老师
当年寻访时拍摄的，有单人照，也
有双人或三人表演时的合影，照片
里的人戴着大沿礼帽，穿着长襟衣
衫，身姿灵动，造型各异，和万里老
师收集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
成》书中的绘图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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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系统整理了蓬莱烧纸
调的发展历史。

王祺蓬珍藏的资料


